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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宁之群

盼月

我天天盼月华！

我天天盼月华！

不盼甚么琼楼玉宇，

不盼甚么仙兔灵蟾，

总为你比日虽幽，

比星却朗，

光明还大！





挨过了黑懵腾的月尽夜：

到初三才像个钩儿挂；

到十三算像个球儿赛；

到廿三又像个弓儿卸

你怎圆得这么难，

缺得这么快？

真美满的光明没几时，

长教我心儿怕……怕也！





咳，这还怪我底因循苟且，

真也难怪你呵！

要光明怎靠人家，

我自家造一盏长明的灯儿来代你吧！

一九一九，六，一九，在杭州。

救　命

一个活跳的人，

掉下在一眼深深的井。

井里面又黑暗，

又潮湿，

又冰冷。

跳是跳不出，

活也活不成，

没奈何大声地喊“救命！”





旁人听了他“救命”的喊声，

赶紧地挂下一条长绳，

叫他双手牵著绳头儿上升！

“喂，朋友！

你要活命，

你要自己起劲！”





呼！呼！！呼！！！抽……

抽了一个空。

不知是他底手儿不动，

还是牵得太松？

“喂，朋友！

你要是不起劲呵……

单靠著我底起劲，

一点儿也不中用！”

一九一九，八，一，在杭州。

雪

雪！

你下来做甚么？

你不是说：

“这世界太黑暗了，

我下来给它明白点”吗？

哼，凭你装得很像，

无非是表面的幌子，

暂时的现状！

等到那真正的光明一放，

你底惰性发作了，

一霎时现了流水底原形，

还不是和没有下来一样！

一九一九，一二，二五，在杭州。

这沈吟……为甚？

桌面平平地铺著雪白的笺儿，

笔尖饱饱地蘸著漆黑的墨儿，

待子细地商量著，

怎地描摹得出我这一颗玲珑的心儿。

刚提起笔的当儿，

蓦地里一会子沈吟；——

呀！这沈吟……为甚？





炉里慢慢地焚著旋涡卷的香儿，

杯中浅浅地泛著落日殷的酒儿，

待从容地斟酌著，

怎地温存得转我这一颗冷落的心儿。

刚端起杯的当儿，

蓦地里一会子沈吟；——

呀！这沈吟……为甚？





呀！蓦抬头月在天心，

蓦低头花在庭心。

且起去，徘徊月下，

徙倚花阴，

蓦地里又是一会子沈吟；——

呀！这沈吟……为甚？





怎地有圆哪缺哪？

月！你也许沈吟？

怎地有开哪谢哪？

花！你也许沈吟？

就算月也沈吟，

花也沈吟，

这都是月和花底沈吟。

到底我这沈吟……为甚？

参得透这沈吟……为甚，

也许就虚空粉碎，

大地平沈！

一九二○，五，二五，在杭州。

燕　子　去　了

燕子，

你去了！

是你去的时候了！

你来的时候，

我没有邀你；

你去的时候，

我也没有留你。

来来去去，

原是你底自由；

你又何必呢呢喃喃含含糊糊地说：

“走了走了！”

一九二○，五，三一，在杭州。

月　夜

薄薄的一片纱也似的轻云，

松松地笼著一颗珠也似的明月。

她怎地懒懒地羞也似地不出来，

抛撇了她管领的悄悄地睡也似的静夜？

远远地隐隐约约呜呜咽咽地乙……五……合……乙……

一缕洞箫声，

一抑一扬一扬一抑地被阴云压下了，

吹不破郁幽杳霭的黄昏。

分付它莫留恋著楼头栏底，

好烦那拂拂的微风扶起，

反反复复地飞上云端，

捧出那珠也似的明月，

仿佛和她接吻！





月也不羞了，

夜也醒了，

云也没意思了，

箫也不作声了；

只有那拂拂的微风，

还在那儿鼓舞那水底的云影月影。

一九二○，六，一，在杭州。

舟行晚霁所见

点点滴滴地敲篷雨过了，

自起推篷，

领略那云水双清的浅凉初夜：

西边云际，

一道暗虹微缺；

东边水底，

一片流光明灭；

摇曳著一抹淡墨似的浮云，

吞吐著一丸水精似的明月。

波平也，

一奁冰镜似地嵌著；

波皱也，

一颗雪球似地转著；

风徐徐也，

一串联珠似地攒著；

风紧紧也，

一丛碎金似地闪著。





有的说：

“这是画工不染尘埃的清景”；

有的说：

“这是诗人不食烟火的灵境”；

有的说：

“这是哲学家划分真妄的玄机，

科学家剖析色光的实证”：

是耶非耶？——

无非因缘会合的幻影！





抬眼望天东，

别错认那云移，

作它月动！

它无量的光明，

正静静地朗照虚空，

绝不受那风波底簸弄。

愿它明月印入我心中，

照断那无始以来的无明业种！

愿我心融入它明月中，

照破那无尽众生底生死迷梦！

一九二○，六，三，在绍兴曹娥道中。

立秋日病里口占

西风拂拂忽相过，

一缕新凉袭被窝；

落叶声低偏到耳，

立秋消息病中多！

一九二○，八，八，在杭州。

问　西　风

西风，

你送了些凉来，

赶了些暑去，

你底事算完了吗？





窗前这许多落叶，

原都是你作践的。

作践下来也罢了，

怎还把它洗洗沙沙切切壳壳地乱转著玩？





梁间的一双燕子，

已经行色匆匆了。

留它俩不住，

你打算送它俩到甚么地方？





你可能领会我底密意，

飞到菊花底魂那儿，

告诉她，

“早点儿放”？





墙阴石罅，

唧唧……唧唧唧……咽断凉露的虫声，

云端月下，

刚啊……刚啊……叫破长空的雁声：

你怎地都送到我枕上来？





你去年来的时候，

给捎了场病来，

一年来累得我好苦！

如今你又来了，

不该仍给捎了去吗？

一九二○，八，一四，在杭州。

促　织

一番雨过一番凉，

四面虫声比雨狂；

促织何须忙促织，

有人袖手看缝裳！

一九二○，九，一五，在浙江病院。

爱

如其你愿长住在我底爱里，

我用我满心的爱底神光，笼罩著你。

吾爱，你只在我底爱里，你只受我底笼罩！

我心里的密眼，看你浴著光波舞蹈。





如其你愿长住在我底爱里，

我用我满心的爱底妙乐，供养著你。

吾爱，你只在我底爱里，你只受我底供养！

我心里的密耳，听你和著乐声歌唱。





如其你愿长住在我底爱里，

我用我满心的爱底鲜花，拥护著你。

吾爱，你只在我底爱里，你只受我底拥护！

我心里的密鼻，闻你含著花香吞吐。





如其你愿长住在我底爱里，

我用我满心的爱底灵泉，沾润著你。

吾爱，你只在我底爱里，你只受我底沾润！

我心里的密舌，合你漱著泉珠交吻。





如其你愿长住在我底爱里，

我用我满心的爱底醇酒，醺醉著你。

吾爱，你只在我底爱里，你只受我底醺醉！

我心里的密身，伴你拥著酒云齐睡。





如其你愿长住在我底爱里，

我用我满心的爱底迅电，摄引著你。

吾爱，你只在我底爱里，你只受我底摄引！

我心里的密意，和你感著电流互印。





倘使你不愿呢，

吾爱，凭你蹂躏了我底心，我不能粉碎了我底爱。

——

我就粉碎了我底爱，这粉碎了的，还是永远和宇宙

同在。

一九二○，一○，一，在杭州。

心　印

过来啊，吾爱！

你试把你底眼，觑著我底胸！

我底心，画也似地在你底眼前挂著。

但越是不秘密的心画，也许越不是你底眼能见。





过来啊，吾爱！

你试把你底耳，贴著我底胸！

我底心，乐也似地在你底耳边奏著。

但越是不秘密的心乐，也许越不是你底耳能听。





过来啊，吾爱！

你试把你底鼻，嗅著我底胸！

我底心，香也似地在你底鼻端熏著。

但越是不秘密的心香，也许越不是你底鼻能闻。





过来啊，吾爱！

你试把你底舌，舔著我底胸！

我底心，蜜也似地在你底舌尖抹著。

但越是不秘密的心蜜，也许越不是你底舌能尝。





过来啊，吾爱！

你试把你底身，偎著我底胸！

我底心，花也似地在你底身旁开著。

但越是不秘密的心花，也许越不是你底身能触。





告诉你，吾爱！

这不是你不能，这是你五根底不灵。

你别用你底眼耳鼻舌身呀！

你只用你底心！

告诉你，吾爱！

只有心和心，才能交罗地互印。

一九二○，一○，二，在杭州。

丁　宁（一）

一声去也，

又是一番郑重丁宁。

你那样的郑重丁宁，

要不是我底心，有谁能听？





我静静地敞著我底心，

翕受你那一声声的郑重丁宁。

我心里同时起了一声声的回声，

和你那郑重丁宁，一声声地相应。





我知道你也正静静地敞著你底心，

翕受我这一声声的郑重丁宁底回声。

你心里也一定同时起了一声声的回声底回声，

和我这郑重丁宁底回声，一声声地互证。





谁底丁宁？谁底回声？

几番往复，纷纷纭纭地交互得不分明。

分明，就只一个丁宁，起了无数的回声；

这无数的回声，就只两个镜也似的心灵里的重重影。





从这重重影里，

证明那两个心灵，就只一个心灵。

所以你那样的郑重丁宁，我这样的郑重丁宁底回声，

除是我和你底心，没谁能听！

一九二○，一○，一一，在杭州。

丁　宁（二）

听！听！！

丁宁！郑重丁宁！！

这是你心里的音乐，

琤琤[image: a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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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无弦的琴声。





听！听！！

丁宁！郑重丁宁！！

这是你心里的飞瀑，

琤琤[image: a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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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不滴的泉声。





听！听！！

丁宁！郑重丁宁！

谁拈著花，谁指著月，

作你那郑重丁宁底凭证？





听！听！！

丁宁！郑重丁宁！！

就拈著花，就指著月，

也作不了你那郑重丁宁底凭证。





一丁宁就无从证明，

越丁宁越无从证明。

分明，各有各的密证，

你也无庸郑重丁宁，我也无庸听！

一九二○，一○，一二，在杭州。

秋　深　了

秋渐渐地深了！

我底病也渐渐地和秋同深了！

我很有不耐烦病的心，

病难道没有不耐烦我的心吗？





忙作成我底病；

病作成我底闲；

闲作成我底懒；

懒作成我底静。





静是病底结果；

静又是病底转机。

只有一个静，

万病都能医。





怎地才是静呢？——

磨墨也似地渐渐地把病消磨了。

我不要不耐烦病，

病自然会不耐烦我了。





病不耐烦我了！

秋也不耐烦这个节序了！

秋渐渐地去了！

我底病也渐渐地和秋同去了！

一九二○，一○，一三，在杭州。

月　蚀

要是月不爱我，

她为甚肯上枕头来，纵体投怀地和我接吻？

要是月真爱我，

她为甚才上枕头来，就一闪身儿向西遁？

要是月真不爱我，

她为甚几回抛撇，——又几回亲近？

也许她：

永伴著我也——怕身儿不稳；

永别了我也——又心儿不忍：

就那么万转千回，

教人爱，——又教人恨。

恨她也——

圆少缺时多，等得人焦闷；

爱她也——

一月一回圆，不是无凭准。





但今夜正在整圆的时候，

为甚躲入娘怀，把她底容光全隐？

莫不是无端地害起羞来，

怕教人细认？——

像她那焕发的容光，

就教人细认也不打紧。

也许她多事的阿娘，

怪她不十分拘谨；

蓦地里翻身拦住，

强将她严遮密禁；——

这小劫横遭，

她也逃不了这不自由的一瞬。

也许她爱和娘一晌温存，

做出那女孩儿底身分；

争自由也，

要阿娘悄悄地应承，默默地允；

撒娇痴倒在娘怀里，

也顾不得旁人说憨道蠢。

不管她羞也罢，劫也罢，娇痴也罢，

总觉她宛转缠绵，动人怜得很！

只一霎时容光如旧，

仍照彻一片爱她心，把恨她心消除尽。

但是她也许爱我，——也许不爱我，

毕竟是一个疑问。

一九二○，一○，二七，在杭州。

病院里雨后看吴山

一潮潮的秋雨，

洗却一些些的残暑。

最容易觉到被薄衣单，

这病怯怯的身躯，恰作了凉重秋深的凭据。





挂起疏帘，靠著软枕，坐看吴山第一峰头：

正一迭迭的湿云，拥著一叉叉的秃树；

更一阵阵的西风，卷起一片片的落叶，

伴著一闪闪的归鸦，一齐飞舞。





这些景物，

为甚地把秋容刻意描摹？

那憔悴的秋容，仿佛是天底病容；

教我这病人看了，怎禁得住！





待不看吧，——

却又强撩病眼，没来由地不许。

由它不许，——

把它写入诗中，作那驱遣病魔慰藉病怀的清供，

却也不由它作主。

一九二○，一○，三○，在杭州浙江病院。

一　座　大　山

人们，

别妄想了！

你们对于当前的一座大山，

想明瞭它底真相？





左把影儿摄；

右把画儿描；

东边隔著管儿觑；

西边戴著色眼镜儿瞧。

你说你底真；





你说你底真；

我说我底准。

真煞准煞也不过是零零碎碎的断片，

何曾认识它底囫囵！





你们对于当前的一座大山，

想明瞭它底真相？

人们，

别妄想了！

一九二○，一一，五，在杭州。

黄　昏

青山一发，

斜阳一抹，

算值得凭栏一瞬。

这有限的斜阳，

一寸一寸地向西褪，

一寸一寸地和黄昏近。





斜阳，

你让黄昏来占领了这世界；

我却又来占领了这黄昏。

这秘密的黄昏，

一霎时吞了斜阳，

又一霎时吐了明月；

她虽没光明，

却仿佛怀著光明底妊。





明月还没吐，

斜阳已经吞了；

就这一霎时秘密的黄昏，

却也值得无人独自，一晌温存。

一九二○，一一，二二，在杭州。

“两个老鼠抬了一个梦”（一）

孩子说：

“母亲，我昨儿晚上做了一个梦；

现在却有点记不起来，迷迷濛濛了。”

母亲笑著说：

“两个老鼠抬了一个梦？”





老鼠怎么能抬梦？

梦怎么抬法？

老鼠抬了梦去做甚么？

这不是梦中说梦的梦话？





不是梦话哪，——

她怎地记不起梦来？

那梦上哪儿去了，

要不是老鼠把梦抬？





那老鼠刚抬了梦跑，

蓦地里来了一头猫；

那老鼠吓了一跳，

这梦就跌得粉碎地没处找。





哦，我知道了！

我们做过的梦，都上哪儿去了！

原来都被猫儿吓跑了抬夫，

跌碎得没找处了！

一九二○，一一，二九，在杭州。

“两个老鼠抬了一个梦”（二）

“两个老鼠抬了一个梦。”

告诉你们：

“我这梦儿很郑重，

好好地抬著，往她那儿送！”

她也正在找梦哪，

瞧啊！她那入梦的机关在动。





她底梦丝，电也似地恰好和送过去的梦丝一碰，

我和她就两梦相通。

我在她底梦中；

她也在我底梦中；

我底梦就是她底梦。

我们俩在梦里相逢，

亏煞这两个抬梦的劳工！





谢谢这两个抬梦的劳工：

“谢谢你们把梦儿抬得稳，接得拢！

愿你们常常地给我们抬了梦来——朦胧！

别给我们抬了梦去——惺松！”

一九二○，一一，二九，在杭州。

姻缘——爱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当然没有祝贺讴歌的价值。但是社会底制度，不能立改；历史底成案，不能尽翻；人情底应酬，不能骤废：这也是现社会给我们的苦痛底一种。我底朋友某君，因为应酬的缘故，要我代做贺新婚的新诗。我再三构思，觉得实在无话可说；不得已，只有祝他们从东方式的“姻缘”，到西方式的“爱”吧！





一个老头子，

一手检著簿，

一手牵著绳，

这是东方式的月下老人。

一个小娃子，

一手张著弓，

一手搭著箭，

这是西方式的爱神。





只是老头子底绳，

系住了你们俩底足，

算是姻缘注定了；

要待小娃子底箭，

射中了你们俩底心，

才发生那爱情底感应。





今儿以前，

不过服从了老头子管领的权威；

今儿以后，

好打算领略那小娃子作成的滋味。

小娃子说：

“姻缘——爱，

今儿办个交代。

老头子，多谢你给我造成了注射爱情的机会，

好请你‘功成者退’！”





拉来老头子手上的绳，

借绷了小娃子手上的弓；

愿你们俩齐敞著怀，

欢迎那小娃子一箭当胸的命中！

一九二○，一二，一七，在杭州。

夜坐忆故乡老梅

寂寂的冬夜，

微温的天气，

偶然独坐无眠，

似有若无的一缕幽香扑鼻。

哦，仿佛梅花开了，

教我蓦然记起。





蓦然记起，

故乡矮屋檐前，

老梅一树，

许正是开花时节。

二十年前：

我爱她恰恰地和我同高，

曾几度隔著纸窗，

把她描写；

更几回呵冻挥毫，

挑灯展卷，

总亏她伴著我同度这独坐无眠的冬夜。





而今一别十年，——

这十年中，

也常常从百里千里万里外，

探她消息。

听说她比从前高了；

但旧时描写的劲干槎丫，

还觉得宛然眼底。

呀，今夜这一缕幽香，

也许她正在开花，

蓦然记起这五百里外一别十年的故人，

和我互通呼吸！

一九二○，一，一九，在上海。

一样的鸡叫

乡村的鸡叫，

催人们起早；

城市的鸡叫，

催人们睡觉：

一样的鸡叫，

两样的功效。





作乐的人们，

要鸡叫得越迟越妙；

操劳的人们，

要鸡叫得越早越好：

一样的鸡叫，

两样的计较。





还有些精神衰弱的人们，

不论在城市，在乡村，

作乐操劳，

都没他底分。

只暮暮朝朝，

自寻烦恼：

晚上也睡不著觉；

早上也起不来早：

鸡叫底迟迟早早，

甚么都讲不到。

但觉得一样的鸡叫，

在他们却仿佛接到了“生命又缩短一节了”的警告。





鸡儿高高地叫道：

“高高地叫，高高地叫，

我叫惯了，只管高高地叫。

甚么功效，

甚么计较，

甚么警告，

各管各底感觉啊，

我一概管不了！”

一九二一，一，二一，在上海。

看牡丹底唐花

如此风劲霜严，

分明不是你开花的节序。

就不甘迟暮，——

也何妨忍到春满人间，

让万紫千红，

一齐拥护？

为甚地不管叶秃枝枯，

要先期苞舒蕊吐？

太难堪了，——

算赢得那看花人一声“何苦！”





牡丹说：

“我明知不合时宜；

就那些蜡梅水仙，

我也羞与她们为伍。

都是那无赖的园丁，

一味地朝烘夕焙，

教我再禁不住。

惭愧也我这花王，

到此也不由自主！”





咳，险啊；

你看这没主意的花王，

竟舍得身居炉火上；——

就作成一瞬的繁华，

也难免一念的热中，

一生的贻误！

一九二一，一，二五，在上海。

看盆栽的千叶红梅

几道金属的细丝，

牵绊著一树千叶的红梅；

强将她整齐屈曲，

消灭了零乱参差底美。

倘教她长住空山，

孤芳自赏，

也何曾不十分名贵！





萧疏是她底天然，

倔强是她底个性；

为甚地恶作剧的园丁，

定要显他那摧残个性，戕贼天然的本领？

如今，就绣幕遮拦，

银盆供养，

也只增她底不幸！

一九二一，一，二五，在上海。

寂　寞（一）

向空山独自登临，

上绝顶峰头小坐；

四顾无人，

是入山的寂寞。





乘长风，破万里浪，

任一叶孤舟掀播；

四顾无人，

是浮海的寂寞。





排空御气，天际孤飞，

只脚底烟云过；

四顾无人，

是航空的寂寞。





这些寂寞，

都因为四顾无人，

只剩了我一个；

但万人如海的市廛中，

又何曾有人，

肯伴著这无聊我？

一九二一，一，二七，在上海。

寂　寞（二）

人群外的寂寞，

就得不到人底慰藉，

也许得到了人以外的慰藉。

你看那围绕著我的自然，

是怎样的亲热！





人群中的寂寞，

尽管万人如海，

又谁是我底慰藉者？

别说没人慰藉，——

就有人慰藉，

又何曾把我这寂寞底根源了解？





这些无聊的慰藉，

不但和我底寂寞一些无涉；

也许雪上加霜似的，

越慰藉越教人不惬！





要消除寂寞，

要得到真的慰藉；

到不如跳出人群，

和自然密接。

你看这灯火千家，

笙歌十里，

怎及得那江上清风，

山间明月？

一九二一，一，二八，在上海。

寂　寞（三）

有人说：

“人之相知，贵相知心。”

有人说：

“人生难得知己。”

有人说：

“人固不易知，

知人正自不易。”





咳！要没“他心通”，

要相知从何知起？

既不是超人，

人和人决没有相知的理。





也许同声相应，

同气相求，

多少有几分默契；

但心源深处，

就相知也不能澈底。





人和人是相对的神秘；

心和心仿佛是不能相重的立体。

慰藉也，无非隔膜，

又何怪人群中寂寞无比？

一九二一，一，二九，在上海。

寂　寞（四）

无始终的长宙里，

占了极短的一节；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无边际的大宇里，

占了极微的一点；

“不如意事常八九，

可与言人无二三！”

时间上没有交通的轨道，

生生地把往古来今隔绝；

剩几个并世的寥寥朋旧，

又难免生离死别！





也并非自诩孤高，

但觉得这微尘似的浮生，

在宇宙间羁栖飘泊；

只独自俯仰沈吟，

纵横历览，

哪得不教人寂寞！

一九二一，一，三○，在上海。

送　灶

千千万万的爆仗声里，

送千千万万的灶神上路。

年头到年尾，

亏他管了一年厨。

送他上路，

请他吃顿好菜蔬。





米是农夫种，厨子淘的；

柴是樵夫斫，厨子烧的；

一切荤腥蔬菜是劳工供给、厨子烹调的。

偏是他这一事不干的，

吃这些好东道。





灶神说：

“我何尝吃哪！

不过这么摆了一摆。

受用的还是主人家，

我却没来由地挨骂。

‘不劳动的不得吃’，

你也别空谈这话！”

一九二一，一，三一，在上海。

车　中　人　语

汽笛鸣鸣地叫著，

车轮毗刘暴乐地转著，

玻璃窗乒乒乓乓地震著，

隔座的客人，夹七夹八地谈著。





“你瞧！不得了！

这不是……的预兆！

一班时髦的妇女，

都穿起旗袍来了！





“你别说妇女底服饰，

关系很小！

我看张……没得大总统做，

一定就要……。”





“去年过年，

一只汉玉的镯子，卖了三百块钱；

今年过年，

一只乾隆窑的瓶，想卖一千！

但是今天离除夕，不过三天，

要是卖不去，怎地过年！





“去年收成好，

米价贱，

一千亩的田租，

不够我过年！

今年米价贵，

收成欠，

一千亩的田租，

还是不够敷衍！

过年过年，

实在过得讨厌！”





“三等车，

挤得慌！

头二等，

疏朗朗地很宽敞！

要没有三等车底挤，

头二等哪来的福享！”





车到了，叫脚夫：

“拿东西！

这是贵重的，

要子细！

要是碰坏了，

你这穷骨头，哪里赔得起！”





“是的！

我这穷骨头，哪里赔得起！

既是贵重的，

要子细；

叫我拿甚么东西？

还是你先生自己……！”

一九二一，二，五，在沪杭车上。

捉　迷　藏

捉迷藏，捉迷藏，

大家蒙著眼睛往前闯，

一对对，一双双，

穿梭也似地来来往往。

不管他——

哥哥瘦，妹妹胖，

姊姊短，弟弟长；

不管他——

哥哥黑，姊姊黄，

妹妹白，弟弟苍。

用不著描摹想像，

容不得计较商量。

只许你闯来闯去，误打误撞；

捉住了，就算是花花对，叶叶当。

要是哥哥弟弟姊姊妹妹们底爱的迷藏，也是这样，

那才算得至高无上！

一九二一，二，九，在杭州。

一幅神秘的画图

心啊！

我把你放在哪儿？——

最好是团圆的月里。





月啊！

我把你放在哪儿？——

最好是缠绵的云里。





云啊！

我把你放在哪儿？——

最好是轻空的水里。





水啊！

我把你放在哪儿？——

最好是惺松的眼里。





果然，心在月里，

月在云里，

云在水里，

水在眼里，

这画图多么神秘！





一幅神秘的画图，

从空中摄到眼底；

更从眼底映到心头，

添上了一个心坎上温存著的她，反射入团圆的月里。

心光和月光，

一齐照彻那她底剔透玲珑的心地。

一九二一，二，一二，在杭州。

在湖滨公园看人放轻气泡儿

不过这一点点很渺小的身躯，

亏它也知道向上向上……向上去！

谁给它扶上青云路？——

无非仗著东风，拂拂地吹嘘，微微地抬举。

算无限高寒空阔处，

由得它从容飞舞；

但要向空中立足，

到底苦无根据。

况无定的风信，也许无端翻覆；

一转瞬凭空压下，就难免堕落泥涂，万劫不复。





咳！何苦！

不能努力上前途，

只一味地随人仰，又随人俯！

如此起伏升沈，不由自主；

就一霎凌虚，

毕竟不怎么靠得住！

一九二一，二，一四，在杭州。

愁和忧底新领土

古人为甚么要“寄愁天上，埋忧地下”？——

许为的愁和忧，早全占了天以下地以上。

那么，满腔的愁和忧，除了天以上地以下，

天地间直没处安放。





但如今是愁焰烧天，忧流泻地，薰彻了沁透了上上下下，

更从何处去“寄”和“埋”？

愁呀！忧呀！你们底新领土，

也许更在天地外。

一九二一，二，一七，在杭州。

春　问（一）

都说春来了，

究竟春在哪儿？——

你看梅花都开了，

就这绿萼红苞，还不够把春光认识？





哦！

原来春来了，——如此。

但我还要问，

今年的春，还是去年的春不是？

一九二一，二，一九，在杭州。

春　问（二）

春！你底工作——怎样？

枯的荣了，

秃的荫了，

算青青绿绿紫紫红红黄黄白白，作成些枝枝叶叶草草花花，把水水山山村村堡堡，渲染得娇娇滴滴，打扮得齐齐整整。

但你怎地把那些游人都弄得醉醺醺的，

越是黄蜂紫蝶翠鴂青蛙，无夜无明地歌著舞著鼓吹著，越不肯醒来？

凭你那样的暖日和风，怎还温不转我心地上的十分冷？

一九二一，二，二○，在杭州。

春　问（三）

才来，

你又打算去了？

告诉我，你底去路！你那准备著走的去路！

送你去的照例是风风雨雨；

这风风雨雨里，又夹杂著落红无数。

咳！你难道定要牺牲了你底成绩，作临行的饯肴赆品，

你才满足？

一九二一，二，二一，在杭州。

春　问（四）

春！你在哪儿？

水里吗？——

不过暧了些，何曾有你底影子？

山上吗？——

不过艳了些，难道是你底丰姿？

树头草缝吗？——

不过带了些青碧黄白红紫，又怎算得你底妆饰？

说你不是这些，

此外有甚么形质？

说你就是这些，

又谁信不过如此？

究竟你底真面目，

该怎样地教人认识？

一九二一，三，九，在杭州。

一颗露珠儿

晓色催人起，向小园徐步，探一树樱桃开未。

哪！东向的一朵半开花，微微地舒著一瓣。

那一瓣的尖上，正垂著一颗露珠儿，颤巍巍地欲滴——将滴——未滴。

这一瞬间，就神女底明珠，也没这么香圆朗洁！





一抹未散的朝霞，半轮初升的旭日，齐放著美丽的晨光，遥射到花瓣尖上，和花光折合，反映入这香圆朗洁的露珠儿，在这一瞬间显出种种变幻

不定的颜色。

欲滴——将滴——滴……一转一闪……一闪一变……红橙黄绿青蓝紫七色齐现，都在这一瞬间；一瞬间——不见。

怎地不见？——是树下的香泥，张著渴吻，把来吞了！

咳！泥呀！你吐还我这一颗香圆朗洁，

明珠不及的露珠儿呀！

一九二一，二，二三，在萧山。

春风吹鬓影

春风！你为甚吹动她底双鬓？

她底鬓乱了，

我底心也乱了！

春风！你为甚吹动我底心？





春风！我底心动了，

你怎地又不动了？

这样的困人天气，

怎教我不沈沈入梦？





呵！你在我梦里，却又动起来了；

梦里的她，又是鬓影蓬松了！

我躲在壁垒森严的梦里，你还要来乱我心曲？

春风！你为甚反反复复地把人作弄？





一会儿我也恼了，

她也不耐烦了。

她一手剪下了双鬓青丝，打作绦儿，绾住了我底心曲；

省得你不安分的春风，无梦无醒地吹得人撩乱。

一九二一，二，二五，在杭州。

泪　泉　之　井

我底心窝，是一眼通恨海的泪泉之井；

我底双眼，是两个汲泪泉的辘轳。

井是永远地满著；

辘轳是辗转地牵著；

泪泉是淋漓地洒著。

恨都牵作泪，

泪又洒成河，

河还流归海。

这样循环不绝地满著牵著洒著流著，

海也不得枯，

泉也不得干，

辘轳也不得停，

井也不得静。





精卫呀！你别尽填海呀！

你衔了石，先碎了我底辘轳，填了我底井呀！

一九二一，二，二五，在杭州。

生　命　底　箭

世间最紧严坚实的东西，

没有更过于那一重当著人生面前的厚壁！

不论甚么强烈纤细的光线，

也照不透它底秘密。





但是无数的生命底箭，

却没有一支不把它洞穿而不见。

那么，世间最精锐尖利的东西，

没有更过于那无数洞穿厚壁的生命底箭！

一九二一，三，三，在杭州。

龟

——为任君茂梧题画——

古人说你灵，

你却这样蠢；

蠢倒也罢了，

又龌龊得很！





你大肚彭亨，

好像个财神。

但身没半文钱，

说甚么富国裕民！





你全身披挂，

好像个军人。

但动辄勾头缩颈，

说甚么冲锋陷阵！





你雍容雅步，

好像个老官僚阔乡绅。

但不过曳尾涂中，

说甚么显威风拿身分！





你不曾劳动，

却侥幸生存；——

这种堕落的生涯，

也算得掠夺阶级底标本！

一九二一，三，四，在杭州。

生和死底话

“死呀！

你能告诉我你那儿的秘密吗？

我明白了，

也许上你那儿来游历。”





“生呀！

我无庸把这儿的秘密告诉你；

因为你游历底程途，

毕竟要把我这儿作目的地。”





“死呀！

人都称你为有往无返的城，果然吗？

我想你也许是无上的乐园，

能教人乐而忘返。”





“生呀！

我果然是有往无返的城。

但是无上的乐园不是，

除你亲来经历，却也无从证明。”

一九二一，三，四，在杭州。

包车的杭州城

丁——当……丁——当……

包车来，包车往。

坐车的大模大样，

拉车的横冲直撞；

坐车的身躯晃荡，

拉车的气概昂藏。

车背后跟著一群小孩子，一声声地乱叫：

“倒！打！倒！打！

“倒光！打光！

“抵！当！抵！当！

“抵光！当光！”





丁——当……丁——当……

包车来，包车往。

坐车的甚么人？——

不是员，就是长：

议员议长局员局长所员所长科员科长行员行长处员处长教员校长……

更添些洋人军官绅士财主富商，

医生律师教士官眷土娼……。

丁——当……丁——当……丁丁当当，

把一座杭州城，

无夜无明地闹得像一口大闹钟，一只大八音匣子一样！





“喂！拉车的！

你这样起早熬夜，冲寒冒署，

不管坚冰烈日，雨雪风霜，

只是拼命地跑，飞风地跄；

空下来还要杂差粗做整天忙；

到月底到底算得怎么一盘帐？”

“咳！可怜哪！

吃饭拉，至多六块；包饭拉，也不过九块大洋。

自身也管不了，还讲甚么妻子爷娘！”

一九二一，三，七，在杭州。

春　雪

好容易抽了些芽，

开了些花。

算仗那一轮暖日，

几拂和风，

作成了少许的韶华，

把严冬景象阳春化。





谁料昨夜五更头，

霰子撒如沙，

雪花儿跟著一阵一阵地下。

暖日和风，

一齐放了寒假，

回了它底老家；

让寒飚卷将冻雨，

重来称霸。

把那些嫩怯怯的芽儿花儿，

重重地一顿打，

都给它蹂躏煞！





努力地抗它，

耐心地等它吧！

看明朝，铜钲似的太阳重向树头挂；

难道它还能盘据著镇压著，

强把那春光按捺？——

就让它一霎地把权拿，

可怜也不过这一霎；

到底有甚么可怕？





啊！可怕的却是那些株守著岭北山阴的，

甘心埋没在它底势力范围之下！

一九二一，三，七，在杭州。

“送花是表示爱情的？”

“送花是表示爱情的”，

爱情果然花也似的吗？

不多几日，花就萎了，

爱情也不过如此吗？





花萎了，

爱仍在。

爱情是永久的心上之花，

怎许把暂时的花来代？

一九二一，三，八，在杭州。

失恋的东风

惯把人吹醉了的东风，

不知怎地连自己也狂醉起来了！

你看他尽恋著将落未落的花瓣儿，

抱著她不住地吻著。





花瓣儿羞了，

翩翩地向西飞去了；

东风急了，

拂拂地也向西追上去了。

花瓣儿在前，

东风在后。

在前的尽飞，

在后的尽追。





东风追得紧了，

花瓣儿也急了，

向下一避，

飞下湖面去了。

湖面的微波，

晕著涡儿，

展著眉儿，

嫣然微笑地欢迎她。

她也恋著微波，

再也不肯起来了。

东风恼了，

镇日地鼓著气，

向微波嘘嘘地吹著，

想卷起花瓣儿来。

微波只是嫣然地笑着；

花瓣儿也只在微波底怀里，

很甜蜜地睡著；

不管那狂醉的东风恼著。





一会子月儿从东边上来了，

仿佛在后边笑唤著东风道：

“吹开了她的是你，

吹谢了她的也是你；

现在她却恋著微波去了。

这还是你造了吹谢了她的业，

才作成了落花流水底因缘。

如今你也别再恋著她了；

还是我这老伴侣，

和你追随著吧！”

东风醒了，

果然撇下了花瓣儿，

重记起月儿来了。

但还只是匆匆地向西奔著，

月儿也冉冉地向西跟著。

东风在前，

月儿在后。

在前的尽奔，

在后的尽跟。





东风倦了，

月儿赶上了。

却又回过脸儿来，

仿佛在前边笑唤著东风道；

“赶上来哟，东风！

我和你同上西海之滨沐浴去游泳去哟！”

但是东风毕竟倦了，

没气力了，

尽赶……尽赶……毕竟赶不上去。

月儿也恼了，

独自向西飞去，一闪身儿不见了。

剩下孤另另的东风，

还痴痴地独自向西空赶著。





湖面的微波，

拥著睡在怀里的花瓣儿，

向东风冷笑著道：

“羞哟！

花也不恋你了，

月也不恋你了，

你还痴痴地独自向西空赶著做甚？”

东风禁不起他底冷笑，

虎虎地乱舞乱吼起来了。

越是东风虎虎地乱吼著，

微波也越是呵呵地狂笑著。

微波在前，

东风在后。

在后的尽吼，

在前的尽笑。

一九二一，三，一八，在杭州。

一丝丝的相思

一丝丝的烟，

一丝丝的雨，

纵纵横横斜斜正正地织成一幅新样的春愁。

电剪裁来，

风针刺去，

把相思绣出，更仗著一丝丝的纤柳。





这一幅打在春愁样上的相思稿子，

摄归眼底，

映到心头，

才上心头，

更攒上眉头，

把春愁重量压得眉头皱。

不但眉头，

这一丝丝的相思，

直把全身的骨头沁透。





如此刻骨相思？

不把它茧儿似地一丝丝地抽尽了，

怎教人禁受？

这抽出的一丝丝，

更麝也似地捣作尘尘，莲也似地拗成寸寸，

教它只剩些炉底寒灰，沟中残垢。

但这些寒灰残垢，

也难保不重化香泥，

栽培出一树最相思的红豆。

一九二一，三，一九，在杭州。

夜宿海日楼望月

仰看天上，

月高我低。

月在城东，

人在湖西。





俯看水底，

月低我高。

月在湖心，

人在山腰。





一人一月，

一天一水；

方位颠倒，

何来绝对。

一九二一，三，一九，在杭州。

明日春分了

检花间日历，

明日春分了，

料应有一半春光到眼。

等明朝早起，

问讯春光，

可曾到了一半？——

算落了桃花，

开过棠梨，

放到蔷薇，

廿四番风剩九番。

问今年早暖，

不算春寒，

为甚地花开还比人归缓？——

这无非量春的心地被春愁装满，

才觉得愁比春深，

春还有限。

待卸下春愁，

扫空心地，

准备把春光精探密算。

但过去的不留痕，

未来的不见影，

只凭这现在的花信，

又怎测得春深春浅？

一九二一，三，二○，在杭州。

梦短疑夜长

刚睡了——就梦，

刚梦了——就醒，

刚醒了——又梦。

如此梦梦醒醒，醒醒梦梦，

不过一个黄昏，

早被梦儿堆得迭迭重重。

到三更五更，

不知更几度惺松，

几回懵懂？

料这划作睡神领土的十二时，

只拚著让那一节节的梦儿，

挤得没有些儿空。





梦之神呵！

你为甚把梦儿划得恁短？

“这不是我底梦短，

这是夜之神尽扩张她底占领线。

夜长了，才觉得梦短。——

不信呵！尽你把夜间一秒一秒地去算！”





夜之神呵！

你为甚把夜间展得恁长？

“这不是我底夜长，

这是梦之神尽草创她底急就章。

梦短了，才觉得夜长。——

不信呵！尽你把梦儿一个一个地去量！”





梦短呢？夜长呢？

梦短了——疑夜长，夜长了——疑梦短呢？

这长长短短底争端，

也不是算算量量，

能得到准准确确的评判。

只有做梦的梦中清楚，

醒后迷濛，

半明不白地作主观的独断。

一九二一，三，二○，在杭州。

春　意

一

春意浓如此，

谁还禁得来？

东风偏懵懂，

不肯放花开。

二

试探花心事，

含羞不作声；

凭她瞒得紧，

漏泄满春城。

三

深知花秘密，

第一蜜蜂儿；

除酿春成蜜，

从无吐露时。

四

昨夜无声雨，

瞒人下一潮；

晓来藏不过，

滴滴在花梢。

五

忙煞双蝴蝶，

花间空往来！

不如蜂有蜜；

创作乏天才。

六

要借丝丝柳，

来量春浅深；

柳丝抽尽了，

量不到花心。

一九二一，四，四，在杭州。

一个她底话

两心不能一，

一情不能两。

我愿长相思，

愿你长相忘！

我若不相思，

我心里更将谁安放？

我愿生抱相思眠，

死抱相思葬！

你若不相忘，

你心里何处更将她供养？

愿你并把相忘忘，

别作相忘想！

一九二一，四，一五，在杭州。

雨里过钱塘江

几潮急雨几声雷，

南面云封北面开；

两岸青山相对坐，

一齐看我过江来。

一九二一，四，二七，在钱塘江舟中。

西渡钱塘江遇雨

风紧片帆飞舞，

人在江天阔处；

昂头四顾，

雨——雨——雨。





西北一路雨，

刚到六和塔下住；

西南一路雨，

料向浦阳江上去；

东南一路雨，

挟著回潮，把鳖子亹吞吐：

三面三路雨，

中间留一路。

风来雨未来，

让我从容渡。





渡——渡——渡，

刚到江船步；

雨颗大如珠，

一霎打头如注。

来从哪一路？——

六和塔下，雨脚斜飞几缕。





去也雨，

来也雨。

来去总淋漓，

怎不许晴干一度？

也非不许，——

也许是有意催诗，慰我这独行踽踽。

一九二一，五，三，在钱塘江舟中。

旧梦之群

归　梦

一

旧梦，

似乎常在心头；

但好的不多，

有几个值得重温一下？

二

大地，

不平如此；——

眼孔太小吧，

作弹丸看，

有甚么不平？

三

几乎错疑是净土了，

白雪，

暂间掩盖了地面的秽恶！

四

爱吃果子，

才栽花吗？

怕蜂儿没有蜜，

才栽花吗？——

未必吧！

五

最能教人醉的：

酒吧，

青春吧；

但总不如夜深时琉璃也似的月色。

六

我是一块陨石，

一堕地就无光了，

生命在既堕以前。

七

假如煮海不成盐而成蜜，

蜂儿不是多事吗？

八

梁间，

反正是空著的，

何妨让燕子来营巢？

几曾儿梁间燕子，

向屋主付过租金呢？

九

灵魂底顶上，

系著轻气囊；

灵魂底脚下，

坠著重铅球：

飞升呢？

坠落呢？

十

心花，

不论凡猥之境，

圣洁之所，

一样能放，

因为有热血灌溉著。

十一

盲人底梦里，

也许不盲；

如果猜得不错，

我劝盲人不如长住在梦里吧！

十二

监狱里的生活，

枷锁下的身躯，

渐近于自由，

只有这一条路。

十三

没人下种的草，

遍地都是；

难道都是荆棘吗？

也有芳香的。

十四

乡村中的青山，

见惯了，

似乎反不及都市园林中，

几迭假山底名贵。

十五

唯一的恋人是谁？——

死之神呵，

终有一天和你接吻。

十六

夜虽然吞没了太阳，

也还弄些半明不白的月儿，

和零零碎碎的星儿来搪塞；

最可恶的是甚么？——

风雨。

十七

风啊，

你为甚么狂吼？

不平则鸣，

难道只有你？

十八

未来底偶像呵，

“但为君故，

沈吟至今！”

十九

无底无边的大海里，

忽然起一个小小的泡；

泡还没有灭哪，

谁怀疑泡里的宇宙？

二十

如果我是婴儿，

我睡在谁底怀抱里呢？

父亲虽不冷酷，

但也许不及母亲底温和吧！

二十一

梦是夜来的不速之客，

惯在不曾下请柬时来。

二十二

恒河沙数的群星，

没来由地妆点这宇宙，

毕竟有甚么不得已？

二十三

时间是奇怪的轨道，

只许开前进的车，

谁也不能向后退。

二十四

西湖底微波，

是美人底巧笑？

钱塘底狂潮，

是武士底暴怒？——

不，

造化偶然的创作吧！

二十五

贪洗海水澡的群星，

被颠狂的海水幌荡得醉了；

拥著赤裸裸的明月，

突然跳舞起来。

二十六

最重的一下，

扣我心钟的，

是月黑云低深夜里，

一声孤雁。

二十七

相思之灯，

用恋爱之火燃著，

相互地照彻心灵深处；

但燃料是甚么呢？——

青春之酒。

二十八

当旁人不知道有秘密时，

何曾有秘密？

当旁人知道有秘密时，

何曾还是秘密？——

秘密之花，

没有不植于公开之园的。

二十九

泥中呢？

水面呢？

谁作主呵？——

风是落花底司命。

三十

侥幸之果，

汁最甘，

气最芳，

性却最毒；

戕贼底力重，

包藏于诱惑底香味中，

能教人死而不悟！

三十一

记起来了，

生平最苦闷的，

是两目俱盲的梦里；

光明底价值，

直逼得灵魂底深处，

发出一声狂喊。

三十二

浮云，

惯用冷眼看人；

变幻无常，

正是它描写人间的作品。

三十三

过去底不祥，

用改造来祓除；

过去底污痕，

用刷新来洗涤；

过去底缺陷，

用猛进来填平：

但这都是忏悔之花底果实，

不是怨恨之树底枝柯。

三十四

有意义的死，

是长养自由的肥料；

不然，

培植不出一剪自由苗来，

纵使死的千千万万。

三十五

人生底慰安，

不是当前的现实；

生命之海底航行，

新大陆在未知的彼岸。

三十六

少年是艺术的，

一件一件地创作；

壮年是工程的，

一座一座地建筑；

老年是历史的，

一叶一叶地翻阅。

三十七

文学家，

谁能不带罗曼气呢？

罗曼的精神，

是文学底生命。

三十八

水底绿，

是借的山光吧？——

但山底绿不是这样。

霞底红，

是偷的日色吧？——

但日底红不是这样。

三十九

倘然胸中的磊块，

是空中的云也似的，

倒也容易消磨。

四十

水面的浪，

是因风而起的；

但浪何尝不助成风动呢？

四十一

酒醒梦回时，

是甚么滋味？

何况晓风残月，

撩人心绪？

四十二

最能使人相思的是月夜，

其次雪夜，

其次风雨之夜。

四十三

死如果是有领域的，

它底国土一定无边，

永没有人满之患。

四十四

夜永远是秘密的新妇，

罩著重重的面幂；

有时虽然揭去几重，

但终不全露她底真面目。

四十五

空中无数的游星，

她们忙些甚么呢？——

似乎失去生命了，

正在那儿追寻哪！

四十六

幸亏雪还是比较地缓和的，

零零碎碎地下；

不然，

不但冻，

人也压死了，

如果整块地下来！

四十七

能永久醉人的，

只有艺术之酒；

但也要看人们底酒量怎样。

四十八

婴儿底天真，

和红日下的白雪一样，

毕竟要渐消渐灭的；

但也许有高山顶上的永在。

四十九

恋爱是相互的艺术底作品，

雪球似地越滚越大，越塑越俊的，

恋人不过是一个核心。

五十

影子，

你为甚么尽依傍著人，

不爱离人而独立呢？

五十一

梦如果是灵魂底世界，

爱做黄粱梦的，

连灵魂也堕落了；

幸亏还有一醒！

五十二

明镜，

她常常欺骗我，

说里面的影，

就是外面的形。

五十三

自然底沈默，

使人领会的力量，

比一切语言文字都强。

五十四

催人早起的，

是好鸟宛转的歌唱；

但也要不乐睡魔缠扰的，

才听得进去，

怎奈昏迷不醒的人何！

五十五

从不曾瞧见过我底真面目，

却从不曾怀疑我底有无；

究竟这个人人都有的我，

是幻觉？

是错觉？

五十六

不睡的我，

怕深夜的柝声，

杵也似地捣我底心坎；

沈睡的我，

盼残夜的鸡声，

风也似地振我底心翼！

五十七

任甚么空际飞行，

海底潜行，

怎及得思想之艇，

不仗著机械的飞潜，

却非常地快捷！

五十八

月在天，

雪在地，

人在玉盒子里；

最好此时此际，

影子也教它回避！

五十九

风吹得灭的，

只是星星之火，

可奈燎原之火何！——

火到燎原，

风没有不反作火底助手的呵！

六十

文学是有催眠性的；

文学家支配社会的魔力，

比宗教家还大！

六十一

自己底鼾呼声，

唤不醒自己，

却能搅扰旁人底清梦。

六十二

当柳絮沾泥，

飞不起来的时候，

柳枝不忍地唤道：

“你们都被污了！”

但是柳絮恼著说：

“你怎地侮辱我们呀？”

六十三

水底本性，

原是很爱和平的：

怎地有时浪起了？——

风不许它和平；

怎地有时潮来了？——

月不许它和平。

六十四

大理石里边，

藏的无数写生的图画，

这是谁底艺术？

六十五

案上几拳不变的奇石，

何如天空善变的浮云？

囊中几粒有限的红豆，

何如天空无数的繁星？

六十六

小草，

你妆饰了富贵人家底庭园，

却受够了他们底芟夷和蹂躏！

六十七

人们割了蜂儿底蜜，

不管蜂儿底饥馑，

蜂儿怎不罢酿呢？

六十八

我也知道晚霞不及朝霞底清丽；

但这边的晚霞，

和那边的朝霞，

不是一片吗？——

只争一面看作落日的，

一面看作初日。

六十九

莺粟底毒性，

自然埋没不了她底艳质；

但她底艳质，

也掩盖不了她底毒性。

七十

假如我是火星上的人类，

用著很精的望远镜，

窥测地面人类底鏖战；

和用著显微镜，

窥测微生物底生存竞争，

有甚么两样？

七十一

梦中的世界，

是绝对私有的，

谁也不能相共。

七十二

和亲戚故旧谈不得天了，

仿佛错回到前生似的，

原来思想也有轮回。

七十三

活动，

是生命力底表现；

但体会生命底存在，

却在静中。

七十四

哪儿有干净土呢？——

耶和华真不中用，

空降了一场洪水，

依然洗不净地面。

七十五

有些人是疯的；

有些人是醉的；

有些人是病狂的；

有些人是梦呓的：——

幸而只是有些人，

万一只有我呢，

不疯不醉不病狂不梦呓的？

七十六

一夜春雨，

绿了多少田畴；

一夜秋霜，

黄了多少林壑：

如此神奇，

怎不叫画师们惭愧！

七十七

青天白日之下，

认识我心底光明；

轰雷掣电之下，

认识我心底勇猛。

七十八

北极晓呵，

我赞美你；

你这几闪红光，

创造出黑暗里的光明，

地狱中的生命。

七十九

归坟墓去吧，

这许多行尸走肉，

为甚占领著活人底世界，

妨碍人们底生存？

八十

人们惯说：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但何以种爱情的，

只得著痛苦呢？

八十一

一声声的春雷，

唤醒多少沈睡的蛰虫，

却惊不破羲皇上人底好梦。

八十二

流水，

没有住相；

但止水又何曾有住相？

八十三

地上太腌臜了，

为甚么不移居金星呢？——

一半是舍不得明月。

八十四

全宇宙是艺术之海，

诗人在艺术海中沐浴著，

挥洒出几星泡沫来。

八十五

新月残月，

一样可怜；

但新月是娇小的可怜，

残月是憔悴的可怜。——

团圆前后呢？——

却未免带点痴肥的可厌。

八十六

我还该祝我善哭吧，

如果滴滴的泪，

真是颗颗的明珠。

八十七

大胆的燕子，

偷偷儿来了，

又偷偷儿去，

都不曾得我底许可。

八十八

游鱼似的诗句，

在心湖里候著诗人下网：

偶然觅得，

是可喜的捕获；

偶然忘却，

是可惜的遁逃。

八十九

人底艺术，

还容人独占，

还容人秘藏；

只容人看不容偷的，

造化伟大的艺术。

九十

恋人底小影，

只有恋者底眼珠，

是最适当的框子。

九十一

与其向梦里寻诗做，

何如向诗中寻梦做呢？

九十二

生离死别，

虽然是悲剧底好题材，

然而局中人太难堪了！

九十三

我解不得玉连环，

难道玉连环能够解我？

九十四

海要是没有波涛，

阔罢咧，

怎算得壮呢？

九十五

这是他底回光倒景哪，

别作落日看吧，

他早下去了。

九十六

睡是止眼睛底渴的；

但眼睛是很馋的，

充饥的是甚么呢？——

艺术底赏鉴，

风景底流览，

好书底阅看。

九十七

值得人一读的，

只是佳文；

值得人一哭的，

才是奇文。

九十八

海为甚么有时汹涌起来？——

有许是看云底样吧！

九十九

黑暗拥抱著我呢，

赦我吧，

我禁不起你底恩宠！

一百

沈思，

最好是甚么时候？——

太阳睡去以后，

明月醒来以前。

一百○一

能做梦的，

谁也是创作者；

可是罗曼得很！

一九二二，二，六，在萧山。


小鸟之群

小　鸟

一

小鸟，你何不一飞冲天？

尽在屋角檐头，

噪些甚么呢？

难道羡慕那笼中的饮啄吗？

二

如果枷锁镣铐，

是一种荣典，

一定有些人以此骄人，

也一定有些人唯恐求之不得。

三

保抱扶持，

原是母亲底责任。

但负责太过了，

也许妨碍婴儿本能底发展！

四

在强烈的太阳光下，

能够熟睡的：

不是服了麻醉剂，

也是失眠过甚的吧。

一九二二，三，一八，在白马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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